惜別
再過幾日，金管局副總裁黎定得便會告別金管局，以及35年的中央銀行家生涯。


下星期一早上醒來，我將已告別中央銀行家的身份了。打從我4年前回港，我已計劃了這一步，但離別在即，仍難免感到有點悵然。中央銀行的工作自成一家，外人很難完全明白，我嘛一幹就是35年多，一旦離開，彷彿有點像「鑽地鼠」重見天日的感覺。但總的來說，我仍是很雀躍期待這一日！到時候我便可以安排一些一直想做的事了。


讓我講一兩句關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內心話吧。雖然感覺上金管局逐漸變得有點像「政治足球」，成為社會評論的焦點，但它仍能維持高度的公信力，使市民相信它有能力履行主要的職務，維持貨幣及金融穩定。在較少為市民所知所見的層面上，金管局更為本身以至整體香港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國際聲譽。從我們收到的許多邀請要求我們主持或參與各項重要的政策會議、研討活動或顧問工作，可見一斑。


要維持這個地位，能否延攬高質素的人材是其中一個關鍵。事實上，由於我們大部分的工作都非常專門，即使經濟衰退時要做到這點也不容易。但回顧過去，金管局在這方面相當成功，並且作好準備迎接目前以至日後更多的挑戰。有些人間或批評金管局無能力跳出框架，以新思維處理問題，我當然不會同意。還記得1998年一役嗎？


大家可能會想：我最後一紙薪金通知單還未拿到手，也未跟同事握手道別，當然會客套一番替金管局說好話！但我肯定即使星期一我一覺醒來「無官一身輕」，我仍會講同樣的話。


那我有甚麼捨不得？我肯定會捨不得這份工作的挑戰和友善勤奮、靈活應變的同事。當然還有我精明能幹的秘書，尤其她替我擋去一些無謂電話的本事。沒有她周到的安排，我的日子肯定會難過得多。我還會懷念一組隨傳隨到的電腦專家，每當我被電腦問題卡住了，他們總會迅速到場施以援手。要知道我初出道時才是個電動計數機和打字機的年代，雖然時代巨輪不斷向前，我也努力學習新科技，但不免仍感到吃力！此外，我還會懷念兼任的太平紳士職務，那些定期的監獄探訪是個很好的提醒：原來在維持貨幣穩定以外，人生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挑戰。還有，儘管很多探訪地點都相當偏僻，但由於有「公司車」接送，倒算方便。這種安排日後再與我無緣，雖是令人懷緬，但怎也不會活不成吧。


那我有甚麼「捨得」的呢？我想是工作上層層壘壘的關卡和程序吧。這在大機構內恐怕很難避免，但有時候確實令人泄氣。還有是下班後的電話，而且往往帶來的是壞消息；遠赴半個地球以外某國際委員會的會議，但卻睏得連人家組織的名稱全寫都想不起；在公眾場合遭記者「圍攻」，面對硬堆到臉前的「麥克風」卻只能作點公式的回應。


離任後我或會在香港再待一些日子，但說到我在金管局的職務，肯定是「再見」了──這句大家倒可直接引我！
黎定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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